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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豹

诗林漫步青城的秋天
●江峰

青城文脉

千岛湖光写意
这里有一湖好水。养着一群
岛屿和水鸟
岛上不住人
住着芦苇，野花，小草

水鸟们与鱼为伴，和岛上的生灵们
处成好友。慢慢
千岛湖光有了灵气

白云，是它家的亲戚。路过人间时
就在这里住下。住得久了
这些云，就喜欢上这里的水
驮着去人间布雨

大黑河是千岛湖光的源头活水
天上的云，怎么驮也驮不完
其余的水，都被征用了，滋润
一座城和一片草原

我从阴山后的草原赶来
把千岛湖光看成一座牧场
数不清的岛屿是低头吃草的马群
水里的白云是放牧的羊群

我们都是牧人
手里拿着一把风的鞭子
把一群白天鹅的叫声，也赶进湖里

花海之约

大黑河有开放之心
每一滴水，都能海纳百川

她用一夏天的时间准备了一片花海
只为一个约定，等我们秋天来
用紫色的爱，将我们淹没

她把草原所有的马鞭草都种在岸边
用大黑河的水，滋养绝世容颜
秋风吹来，紫色浪漫，铺开人间宋词

打开紫色花瓣，一点浅粉
一点深红，从蕊中流出
这世上独有的胭脂，被大黑河眷顾
被一座城垂怜

马鞭草有风情万种，却
不攀附高枝，把细碎紫花贴近大地
给一座城涂抹紫色口红

在秋天。我们以文字为拜帖
去大黑河郊野，赴一场花海盛宴
这些花仙子们，都是爱情之草
有草木的慈悲，可解相思之毒
一朵紫色花瓣，足够解救
一群内心荒芜的人

赴过花海之约，都会爱上
这人间宋词。他们从大黑河
取一瓢清水，淋湿所有词根

文字中乡愁成疾，填进八百里词牌
一朵婉约，一朵奔放，都是
最深情的恋人，适合十八里相送

赴过花海之约，如同饱读
大地美学。一朵紫花，一个文字
把人间的美，写到极致

赴过花海之约的人，最懂
爱之珍贵。他们会像马鞭草一样
爱上吹过阴山的秋风
爱上敕勒川的苍茫和辽阔
爱上长调般的大黑河。在阴山下
骑马牧羊

在林下空间

无需再走，来林下空间就好
这里有你想要的小幸福
这里能容得下所有疲惫的人

在林间，你可以放空自己
卸下身上那座山
与心爱的人活成唐诗宋词的模样

林间小径像树叶上的脉络
弯曲成一条条河流
散步的人，可以把心情放生到河里
把烦心事洗出春天的颜色

阳光从树叶间漏下来
照在小木屋顶上
惊醒小屋里的孤独，一群鸟飞过来
将寂寞叼走

这时候，林下空间最是幽静
适宜在一本书里含英咀华
如果是秋季，还能看大黑河水鸟起落
黄叶飘零

一个人坐在林间，看一只蝴蝶
追另一只蝴蝶。眼睛里
纷扰的红尘就被风吹走了

等到落日把满天红霞交出来
斑鸠空幽的歌声
会把一条河唤醒

走进林下空间的人
像刚刚走出尘世，心境如雨淋过
明亮而舒爽

明朝名臣杨博的父亲杨瞻曾经在淮扬地方经商，
当时有一位从关中来的盐商，将一千金的钱寄放在杨
家，请杨瞻暂时代为保管。不料那盐商离开以后，竟
然一去不回。杨瞻不知如何才好，便将那一千金埋藏
在花盆中，上面种植花卉，并派人到关中去寻找盐商。
后来找到了盐商的家，不料那盐商已经去世，家中仅
有一个儿子。

杨瞻得知消息后，便邀请那商人的儿子到杨家来，
指着花盆说：“这是你父亲生前所寄存的金钱，此刻就交
由你带回去吧！”那商人的儿子感到十分惊奇，不敢收
取。杨瞻说：“这是你家的财物，何必推辞呢？”于是他说

出缘由，那商人的儿子十分感动，叩谢后携带那笔金钱
回去了。

杨瞻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虽然托寄人发生变故，不
来取回，可是杨瞻不为钱财所动，千里迢迢，寻访其人，
并将财物交还遗孤，具有能够托孤寄命的人格操守。

古人历来重视道德修养，古语云：“忠信谨慎，此
德义之基也；虚无谲诡，此乱道之根也。”古往今来，凡
是品德高尚的人，都是诚实守信的，只有诚信的人，才
能心智清明，择善而从。诚信一旦缺失，就会失去立
身之本，并且还会影响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存和发展，
一言足以兴邦，一诺岂止千金。

大青山的山脊最先察觉。当夏日的最后
一缕燥热还在敕勒川上踟蹰，山巅的石头已率
先冷却——那种冷却不是寒凉，而是一种沉
静，像马头琴的颤音收进琴箱的刹那，木纹记
住了震颤的弧度。青城的立秋，不从那片叶子
开始，而从那道山影开始。呼和浩特的八月，
白天的平均气温尚在二十七摄氏度上下，可山
影向南爬了半寸，恰好漫过昭君墓的封土堆，
漫过五塔寺的鎏金顶，漫过烧麦馆蒸腾的雾
气，最终停在一个端着奶茶的早晨面前。那奶
茶碗里的热气忽然直立起来，不再四散奔逃，
而是笔直地、庄严地升入渐高的天空。一候凉
风至，青城的风从大青山豁口灌下来——呼和
浩特 8月 12日便投入秋季的怀抱——这风便
带着一种提前抵达的笃定。

这里的草木有不同的应答方式。杨树不急
着变色，它的叶子还在烈日下哗哗地翻动，像在
读一封来自西伯利亚的长信。但白桦已经收到
了密语——树皮上那些横生的裂口微微张开
了，像无数只耳朵，在听风从阴山北面带来的消
息。草原上的针茅草停止了抽穗，它们把最后
的水分锁进根里，根须在地底交头接耳，商量着
如何把整个夏天的阳光盘成一颗圆润的糖。而
城里的国槐，那些在青城生长得格外用力的树，
把一树一树的绿攒成了将黄未黄的迟疑，每一
片叶子都在计算着飘落的角度与时辰。

青城不需要落叶来宣告立秋。它的信使
是风，从大青山豁口灌下来的风。这风经过了
桦树林的过滤、经过了牧人毡房顶的过滤，抵
达城区时已经成了某种可以触摸的质地。它
舔过塞上老街的拱门，那拱门便多了一层哑
光；它穿过旧城窄巷里晾晒的羊皮，那羊皮便
收紧了毛孔；它掀动博物馆广场上鸽子翅膀的
瞬间，鸽群忽然改变了盘旋的半径——从夏日
的慵懒大圈，收缩为某种精准的、近乎几何学
的圆弧。老人们在公园里收起了扑克牌，不是
冷了，是风把牌吹得立起来，那立起来的纸牌
背面朝北，像在翻看一本关于霜降的日历。

立秋的光懂得克制。它不再像夏至时那
样蛮横地占领每寸土地，而是学会了退让，退
到将军衙署的石狮子背上，退到每扇雕花木窗
的菱格后方。

历史在这凉意里显出厚度。四百多年前，
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与妻子三娘子主持修
建了这座城——明隆庆六年始建，万历三年完
工，以青砖砌筑，远望一片青色，便给它取了
个美丽的名字叫“库库和屯”，意为“青色的
城”。阿勒坦汗去世后，三娘子一直居住在
此，人们又把它称为“三娘子城”。至清初，归
化城已发展为草原丝路的重要节点，山西、河
北走西口的移民带来的农耕技术与本地游牧
经济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召城文化”。乾隆
二年至四年，清政府在归化城东北五里处新建
了绥远城，将军衙署拔地而起，从乾隆二年至
宣统三年这一百七十四年间，共有七十九任将
军在此任职。新旧两城相距仅五里，功能互
补，归化城聚集着皮毛行、票号、茶庄，绥远城
则以官学、文庙推动汉文化的传播。至清末，
双城合称为“归绥”，直到一九五四年恢复蒙

古语原名——呼和浩特。这青色的城，每一块
青砖里都嵌着不止一个立秋的日影。

敕 勒 川 上 的 作 物 正 在 称 量 自 己 的 重
量 。 莜 麦 低 垂 ，穗 芒 相 触 时 发 出 细 碎 的 、
干 燥 的 声 响 —— 那是土地和天空在结算账
目。向日葵转过了最后一个角度，花盘里的籽
实挤挤挨挨，每一颗都在进行最后的灌浆。有
风过时，整片葵花田便荡起金色的漪沦，那漪
沦一圈一圈扩向天边，与云影的移动形成了某
种默契的对位。而马铃薯在地下悄悄膨胀，它
们不知道地表正在凉却，只知黑暗中的生长变
得迟缓了，变得像母亲哼唱的歌谣那样有节
律、有间歇、有甜美的停顿。立秋之后，降水
次数和对流天气逐渐减少，这对于秋季农作物
收获非常有益——敕勒川草原上的干草产量、
年固碳量、年释氧量，都比修复前大幅提高，
这片三万亩的草原，正在秋风中完成一年中最
沉实的呼吸。

青城的街道上，烧麦馆的蒸笼推迟了掀
开的时间。面皮在热气里多醒了一会儿，像
在积蓄某种对抗凉意的力量。茶馆里的砖茶
从早上就开始煮，茶汤的颜色比夏季深了两
个色号——那暗红的液体里，沉淀着来自南
方茶山的雨露，也沉淀着北方秋天所有的迫
切。街角的烤炉旁，红薯的甜开始有了焦的边
界，那种甜与焦的相接处，恰好是立秋给味蕾
留下的新刻度。卖奶豆腐的老人把摊位从树
荫挪到了日光下，不是怕冷，是日光斜了，树
荫移动了，他要跟着节气的脚步重新占位。他
的秤杆在下午的斜阳里格外醒目，那秤星闪烁
的样子，像夜空提前下凡，替北斗七星值班。
而在玉泉区的社区里，人们捧起西瓜“啃秋”，
啃下夏热，迎接秋爽——这习俗从老城传到新
城，从青砖灰瓦传到玻璃幕墙，像一个被反复咀
嚼的隐喻，每一次咀嚼都咂摸出不同的滋味。

入夜之后，青城的立秋才有了真正的魂
魄。月亮升起来，清辉漫过绥远城的城墙遗
址，那些夯土的断面在月光下显出层次分明的
年轮——每一层都是一次立秋，每一层都藏着
一枚雁鸣。空气开始变得透明，透明到你可以
看见远处大青山的每一道褶皱，看见山腰处那
些白桦树在夜风里翻动叶片的背面——叶背
的银光一闪一闪，像在发送某种只有星星才能
破译的电报。

蟋蟀的鸣叫在这里有不同的谱系。阴山
南麓的蟋蟀唱的是长调，拖腔悠远，每一个音
都拉长到近乎断裂的边缘，仿佛在模仿远去的
驼铃。城里的蟋蟀则唱的是爬山调，跳跃、短
促、带着质感。两种蟋蟀隔着城墙对唱，一问
一答，问的是夏天去了哪里，答的是秋天正在
分发露水与霜的签证。而真正的音乐来自马
头琴，某个不知名的窗口飘出的琴声，那琴箱
里共鸣着整个草原的秋天——草籽落地的闷
响、羊群反刍的节拍，以及走西口先民们当年
在立秋前后决定去留时，心跳漏掉的那一拍。
他们把决定权交给风，因为风比人更懂得节气
的自由。

子夜过后，青城彻底沉入了秋的怀抱。路
灯的光开始有了毛茸茸的边缘，飞蛾扑火的姿
势变得迟缓，像在跳某种告别之舞。烧烤摊的
炭火渐暗，最后一串羊肉上的油滴落入灰烬，
发出轻微的、类似叹息的嘶声。环卫工人在五
点前扫起第一堆落叶——那叶子来自为数不
多的几株国槐，它们在青城生长得格外用力，
仿佛要用一树金黄来补偿草原上所有的绿。
扫帚划过柏油路面的声音清脆、有弹性，像在
打一种关于节气的拍子。当第一缕晨光照亮
大召寺的经幡时，那经幡上的蓝已从夏日的靛
蓝褪成了秋日的藏蓝——更沉、更稳、更懂得
如何与远方的天空对峙。

此刻，你若站在青城的制高点——那个
曾用来瞭望烽火的土台上——你会看见秋
天如何一寸一寸地收复失地。大青山的阴
面比阳面先凉了两个时辰，那凉意像水一样
慢慢漫过山脊，漫过草场，漫过楼群，最后漫
到你的脚踝。你看见整个城市在晨光中微
微收缩——像一个人刚从热水里出来，皮肤
上的毛孔同时闭合——那些毛孔里逸出的，
是整个夏天储存的燥热。而闭合之后，青城
露出它真正的底色：青。那种不是绿、不是
蓝、介于冷与暖之间的青，是城墙上苔藓的颜
色，是砖茶久泡后的汤色，是老牧人瞳孔里沉
淀的、关于所有秋天的总和。有人说这里天
很低，云很多，阴山山脉吹来的风不仅很凉
爽，还带来了奶茶的咸香和烧麦的鲜香——
而在立秋的晨光里，这风里又多了一层东
西，是青砖在四百多个秋天里慢慢析出的、
青色的沉默。

风又起了。这次它带着荞麦花的香气，带
着黄河故道里沙粒的干燥，带着乌兰察布方向
雨云未至前的某种期待。它掠过将军衙署前
的石狮，狮子的眼睛在斜阳里闪了一下——那
是石头的瞳孔在立秋这天重新学会凝视。它
掠过大学校园里新生的迷彩服，那些年轻的身
体在秋凉中站得更直，像一排等待移栽的、还
带着夏末体温的树苗。它掠过塞上老街的古
建筑，那些青砖灰瓦的缝隙里，还嵌着万历年
间某个立秋的日影。

青城的秋天就这样深了。它不是一片叶
子的叛逃，而是一座城市整体的换骨。山褪了
一层热，城褪了一层躁，草褪了一层绿，而人
褪了一层汗——这些褪去之物汇到一起，便成
了天边那抹将紫未紫的晚霞。晚霞烧尽了，留
下满天的星子，那星子比昨夜密了、亮了，因
为空气薄了，因为秋天正在抽走天地间的帷
幕。

最后一次望向大青山。山的轮廓在暮色
里越来越清晰——每一个峰顶都像一枚竖起
的耳朵，在听雪从贝加尔湖方向动身的脚步
声。而山的褶皱里，那些白桦树正一株一株地
亮起来。不是发光，是反射最后的天光，那光
在树皮上游移、滑动、最终凝聚成一道银白色
的、笔直的印痕。这道印痕贯穿整座山体，像
给青城写下的第一道霜的草稿。

风停了。静止的空气里，所有气味开始分
层：最下面是泥土的、中间是草籽的、上面是
炊烟的、最顶上是——空的。那空里，正有无
数个秋天在排队，等待降临。而青城稳稳地坐
着，像一匹刚刚换完毛的骆驼，卧在阴山脚
下，咀嚼着光阴最粗粝也最甘美的那一段纤
维。

立秋的最后一秒，有一粒青砖的碎屑从城
墙脱落。它下落的速度慢过了所有季节，慢过
了所有在风中翻身的叶子，最终落在另一个立
秋的起点上——那起点在明年的同一时刻，在
相同的大青山豁口，在同样的风从西北方向灌
入之前。

那时，青城还是青城。只是它的青，又深
了一度。

丹枫迎秋         ■劭轩 摄

构建诚信教育体系·诚信文化

战国时候魏国第一个国君叫魏文侯，有一次，他和管理山林的人约好第
二天下午去山林打猎练兵。到了次日，下朝后举行了宴会，魏文侯准备宴会
一结束就去打猎练兵，可谁知宴会结束后，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雨不见停反
而越下越大了。

魏文侯看看天色说：“打猎练兵是不成了，可是也得告诉那位管理山林的
人。”众臣中有一个自告奋勇的人说：“那好，我马上去。”魏文侯把手一摆，说：

“慢，要告诉也得我自己去，昨天是我亲自跟人家约定的，如今失约，我要亲自
向人家道歉才行。”

魏文侯在这件对于他来说很小的事情上都信守诺言，也正因为他这
一点，才能得到臣民的拥护与爱戴，才得以使国家繁荣昌盛，作为一代君
王都能如此诚实守信，作为普通人的我们也应诚信待人，诚信做事。

一言足以兴邦 一诺岂止千金 魏文侯的诚信故事

在我的家乡，每当麦子黄梢时，杏子就不
约而同地变黄了，所以它就有了一个好听的
名字——麦黄杏。

杏子从花儿落尽的那一刻起，就开始牵动着
我们的心。当它还是小青杏时，我们就到树下等
一阵风儿把它们吹落到掌心。

杏子长到乒乓球般大小时，我们从早到晚
都在树下转悠，说不定什么时候，“砰”的一声，
杏子就来到了你的眼前。

特别是经历过一夜的风雨，那杏子就会落
得欢实，每一次起早去树下捡杏子，都能满载而
归。口袋里，衣襟里，捧着、抱着，拿回家慢慢
吃。

村东头的张婶子家有一棵粗壮高大的杏
树，围着篱笆，阻挡着不安分的孩童。

但树不懂得体谅它的主人，每年花开的时
候，花瓣会飞到远处通风报信。等到杏子落下
来时，像星星落进梦里，碰撞出火花，照亮童年

的渴望。
张婶子家的杏树因为向阳，所以杏子总比

别人家的杏子长得好，鸡蛋一样大，滚圆，饱满，
咬一口，肉厚汁水多，让人欲罢不能。这棵树，
是村子里最让人牵挂的树。麦子黄梢时，满树
金黄的杏子，在叶子虚构的世界里，隐隐约约地
露出来，害羞的样子，妩媚极了。

我们趁张婶子去麦地里看麦子，就翻过篱
笆溜进去，要么捡拾地上的杏子，要么拿起竹竿
去敲。“哐啷”几声，杏子便噼里啪啦地落下来，
在地上滚动。

当然树上落下的枝叶，成了铁证，让突然归
来的张婶子，指着我们的鼻子骂。张婶子当然
捉不住我们，就一家家地寻过去，大声说：“这杏
子还不够甜呢！”

麦黄杏还不甜？麦子都黄梢了，金灿灿的黄，
铺满村子的胸襟，透着希望和收获的喜悦。杏子
也黄了，浅淡的黄色，等同于一种语言，告诉你我，

属于一个季节的美味来到了。
当麦子开镰时，黄澄澄的麦田，铺天盖地地

开启了收获的架势，农忙季节给人满身心的力
量。

杏树听懂麦田的呼唤，一天一个样，仅仅是
三五天的工夫，就染上了红晕，空气中也弥漫着
杏子的清香和甜意。有些人家，摘了杏子拿到
街头去卖。

可是，张婶子家的麦黄杏没有被拿到街头
卖，她除了给城里的孩子送去一些，剩余的用篮
子盛了，又一家家送过去，送给那些贪吃的孩
子。

“等杏子真正熟透了，你才能品尝到它的美
味。早一点晚一点，都不够好……”张婶子喃喃
地说给我们听，也说给那棵树听，说给那些飘荡
在风里的岁月听。听得多了，我们就明白了，等
待也许就是最好的抒情。等待花开，等待果子
熟，等待那些影子，像萤火一样，涌到一棵树下。

可是，岁月流逝，谁也留不住远行的脚步，
低矮的篱笆依旧立在那里。

前些时候，张婶子在村口看到我，惋惜地
说：“院子里空落落的，只有那棵麦黄杏树……
杏子熟时，地上落了好多呀！”

她昏黄的眼睛忽闪着一缕光，慈爱的光，热
情的光，期待的光……这些光，簇拥着一棵树，
一棵高大挺拔的树，在故乡的上空布下绿荫。

张婶子老了，但她的树还很年轻，还有充沛
的生命力，年年结出果实。

麦黄杏树在故乡的土地上，长得愈发茂盛。
我站在山坡上，望着一棵棵麦黄杏树。它

是故乡的风景，也是童年最幸福的一段光阴。
这些光阴，如今回味起来，不早也不晚，

中年时节最为适时。所以，不论我后来吃过
多少杏子，总觉得它们都不如故乡的麦黄杏
好，都不如张婶子家的麦黄杏吃起来舒心、
甜蜜。

麦黄杏
●李阿人

时光流影


